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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26 金三角地区

在我复杂的心情中，1996年就要过
去了。街上到处是庆祝新年的人们高兴
的笑脸，而我既像高考完等成绩的学生，
又像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
在焦急、猜测的不安情绪中煎熬着。

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清晨，我接到
了徐卫东要求我火速赶往他办公室的
命令。

我知道，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
一进徐卫东的办公室，他就从桌上

拿起一沓文件丢给我，说：“给你找了个
接收单位，待遇不错，你签个字，过两天
就能去报到了。”

我打开文件翻了翻，那是一家大型
国有企业。我忐忑地问：“你说的，所谓
退了伍能干的事儿更多，就指这个？”

徐卫东说：“不好吗？多少人削尖
了脑袋都进不去。”

我说：“我不需要，我去了能干什
么？跟人谈买卖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写
企划文案？”

徐卫东说：“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学了！我学了怎么闭着眼把一

堆零件在几秒内组装成枪然后对着靶
子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中靶心；我学
了怎么全副武装翻山蹚河连着一天一
夜连吃饭喝水都不歇脚；我学了没吃没
喝怎么只身一人在丛林里活下去；我学
了怎么赤手空拳把围攻我的三五个敌
人放倒；我学了怎么连着枪毙三个死刑
犯还能像没事人一样抽烟聊天；我还学
了怎么空手把敌人杀死；我甚至学会了
怎么在失去战友后从无止境的痛苦中
摆脱出来……”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
水，说，“现在，你让我穿好西装打好领
带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考虑怎么为
公司多赚点儿钱？”

徐卫东静静地看着我，我与他对视
着，办公室里静得出奇。不知过了多
久，他拿起那沓文件，当着我的面撕了，
将碎片丢进垃圾桶，说：“跟我来。”

在总部的多功能厅里，我看着幻灯
片，听徐卫东介绍情况：“这是一个活跃
在缅甸、泰国和老挝三国交界处的贩毒
组织，也就是传说中的金三角地区。”

我若有所思地点头：“金三角？在
电影里见过，是一回事儿吗？”

“以前，咱们国家的毒品犯罪基本
为零，在全球都是最干净的。”他顿了
顿，继续说，“我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
改革开放前，你再借他们几个胆子，他
们也不敢惦记内地。改革开放后，这些
贩毒组织都坐不住了，毕竟，咱们内地
有十多亿人口，这在他们眼里是全球最
大的市场。他们曾先后通过云南边境
多次偷运海洛因试水，大部分被咱们边
防武警截获，但也有部分漏了网。目
前，广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区都出
现了大量毒品贩卖和吸食案件。现在，
我们已经确定内地的这些毒品来自金
三角。”

我看着那一张张被毒品摧残得人
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吸毒者的照片，头
皮一阵阵发麻。徐卫东说：“这还不是
最严重的。毒品的利润与军火的利润
一直不相上下，在这种巨大利益的驱使
下，必然有更多非法组织和个人企图加
入这个网络来分一杯羹。如今，这个网
络已经覆盖到内蒙古等地区，内蒙古地
广人稀，他们通过这条线把毒品贩卖的
网络延伸到了东三省。”

他用手在屏幕上的中国地图里将

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三省画了一个圈，
在黑龙江和俄罗斯接壤处用力点了点，
说：“有证据表明，这个贩毒网络已经在
中俄边境与俄罗斯贩毒组织接洽了，一
旦他们达成协议，那么中国必将成为毒
品的重灾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有老毛子的
事儿？”

徐卫东不耐烦地说：“哪件坏事儿
能少了他们？”

我打了一下自己的嘴，表示不再
插话。

“想摧毁这个网络，光靠咱们境内
的缉毒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太被动，所
以，上面的意思是，在金三角内部截获
他们的运毒路线和计划，然后见机行
事。”他说到这儿，嗵的一拳砸在地图下
方的金三角地区。

我伸着脖子尽量凑近地图，看他拳
下的金三角地区。徐卫东说：“你的桌
子上有详细地图，一会儿再仔细看。咱
们曾先后派遣几批特勤人员前往这一
地区寻找机会，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各
方面支援都非常有限，而且，为了避免
打草惊蛇，所有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还要照顾邻国的面子，不敢有大动作，
这些因素更增加了行动难度，降低了行
动效率，以至于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
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餐厅被砸14

为了实现当年的愿望，4年前，当一
艘邮轮的主人寻找买主时，严谨毫不犹
豫地把它买下，花大价钱做了内部装
修，又搭上无数人情和精力，跑通水务
局和航道管理的手续，才开了这家水上
餐厅。

餐厅的名字却不叫“三人行”，而叫
“三分之一”。只因17年前曾经撮土为
香发誓同生共死的3个少年，以为能一
辈子不离不弃的3个人，却在之后一个
晴朗的夏夜，不小心失散了。

永远失散了。

三分之一变成再也填补不上的
残缺。

正因为这个让人伤心的残缺，严谨
才会为一个旧打火机大动肝火，连带
着恨上了那个名叫KK的小伙子，希望
这辈子最好别再见到这个人。可惜，
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有些人、有些事
一旦出现，就像命里的劫数，避不开也
躲不过。

为了这个打火机，严谨着实郁闷了
几天，好不容易顺过一口气，他又碰上
了另一件烦心事儿。

就在刚过完春节，餐饮生意逐步回
暖的时候，他的“三分之一”生生让人砸
了场子。

冲突起自一盅海参豆腐煲。春寒
料峭的早春，雪白浓郁冒着微微热气的
一碗好汤，看着就让人心生暖意，客人
却从汤底舀起两粒老鼠屎。

严谨那两天恰好有事待在北京，没
顾上去塘沽。等他接到电话驱车百十
公里赶到餐厅时，现场已一片狼藉。七
八张桌子被掀得底朝天，碗碟杯盘碎得
满地都是，汤水四溢。自己人也吃了大
亏，不仅厨师和服务生挨了打，连见多
识广的餐厅经理亦未能压住场面，被人
用啤酒瓶砸破了脑袋。

严谨背着手在餐厅里走了一圈，估
算了大概的损失，心里已经有了底，但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吩咐大家停业一
天，挨了打的厨师和服务生放假一周回
去养伤，薪水照发。

餐厅经理还在医院里，脑袋包得严
严实实，见到自家老板，少不得一把鼻
涕一把泪地哭诉当天的遭遇。严谨只
能好言安抚几句，暂时稳住他。毕竟有
些场合严谨不方便出现，而餐厅经理是
天津当地人，以后诸多出头露面的事还
得靠他。

很明显，今天这场冲突并不是偶然
事件，而是有人提前策划好的行动。
对方的目的很明确，没藏着掖着，就是
砸场子来了。类似的遭遇严谨经历了
太多，早已安之若素，并没有特别放在
心上。开餐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黑白两道都要设法摆平，其中错综
复杂的纠葛，甚至比他以前商贸公司的
业务还难应付。

在“三分之一”，严谨有一间专门的
办公室。他走进办公室，先关上门打了
几个电话，然后开车进天津市区，找当
地朋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才不紧
不慢地踏上返京的路。

车还未到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收费
站，严谨需要的消息便陆陆续续传了
过来。

下午砸店的几个混混已经被教训
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被踢断肋骨和被
打掉牙齿。严谨得让自己的员工看到，
跟着他混绝对不会吃亏。事实证明，严
谨先前的猜测非常接近真相。砸场子
的人，为的就是破坏他的生意。怪只怪

“三分之一”过于招摇，旺季时平均每天
进账几十万元，生意好得不知让多少人

眼红。
眼红的人那么多，很难照顾得滴水

不漏，稍微有个疏忽，就会有打点不到
的地方，但严谨没想到，坏消息竟传得
如此之快，连身为警察的许志群都忧心
忡忡地打电话过来询问。

“严子。”许志群的声音带着大祸临
头的恐慌，“你也太大意了，怎么会去招
惹那个煞星？塘沽地面儿上前些日子
新换的黑道老大，就是这个绰号叫‘小
美人’的，你不知道吗？”

严谨正目视前方，专心超越一辆女
司机驾驶的敞篷小跑车，没有说话。

许志群忍不住又叫两声：“严子！
严子！”

眼见那娇艳的女司机粉面含嗔，
冲他怒目而视，严谨云淡风轻地挥挥
手，然后对着车载电话哈哈一笑：“小
美人儿啊，真是个好名字！真是美人
儿吗？”

许志群登时急了：“你别不当一回
事儿！我告诉你啊，他得这外号，是因
为人长得又瘦又白像个女的，实际他可
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他是想从根儿上
控制塘沽的海鲜市场。你那个店生意
火得扎眼，平时又直接从渔船上进货，
他正好拿来杀一儆百，这是给你下马威
呢……喂喂……你在听吗？”

“听着呢听着呢，您接着说！”严谨
赶紧应答。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